
我的家乡位于鲁西北平
原，地处临邑、陵县、宁津、乐
陵、商河五县市交界处，它就
是素有“祢衡故里、葛老之
乡”之称的德平镇。

德平远古分封，先秦立
制，东汉设县，距今已有2000
多年的历史。汉末文学家祢
衡、唐朝诗人孟郊、明朝书法
家郭谌、柱国名臣葛守礼均
籍出德平。宋朝著名书法家、
诗人黄庭坚曾任德平监镇。

悠久的历史、淳朴的民
风孕育出优秀灿烂的文化，
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德平大鞅歌便是德平文
化的典型代表，有着“德平大
鞅歌，鲁北独一家。艺术之奇
葩，民族一枝花”的美誉。只
是，“德平大鞅歌”为啥不是

“秧歌”，难道是写错了？
秧歌在我国已有千年的

历史，明清之际达到鼎盛期。
清代吴锡麟《新年杂咏抄》
载：“秧歌，南宋灯宵之村田
乐也”。至于德平“鞅歌”的起
源，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认为
起源于元朝，不过，这种“鞅
歌”并不是老百姓在农田劳
作时所唱的“秧歌”。

据说元朝统治者十分残
暴，实行保甲制度。统治者在
各村设甲长一名，以监督管
理全村的军政。若有宴会或
欢乐场合时，首领便强迫甲
长找年轻的妇女陪其唱歌作
乐。当时一些崇尚气节的文
人不忍心见到同胞姐妹遭此
蹂躏，于是想出变通的办法，
编写出通俗俚词，男扮女装
去应付差事。演唱内容乍听
起来庸俗不堪，实则是有怨

而生，迫不得已。如雨雪天气
或炎炎烈日，甲长们各自张
伞带领一伙演唱者等候，这
便是大鞅歌的雏形。

对此种说法，我抱有深
深的疑问。“鞅”为套在马脖
上的皮绳，如是“鞅歌”，即有
钳制、禁锢之意，这虽与当时

百姓被压迫相吻合，然而真正
表演起来却是大开大合的气
势。另外，面对残暴的统治者，
人们是否敢于男扮女装蒙混
过关、演唱通俗俚词暗讽统治
者，都需要打个问号。从德平
的地理位置与悠久历史来看，
德平地处黄河流域，又是鲁北
平原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不可能不受到黄河流域
文化的影响，而且德平“鞅歌”
与其他地区的秧歌虽形式有
别、内容有异，但就整体而言，
却是大同小异，都有庆祝、祈
愿之目的。原《德平县志》“元
霄张灯烛、放火炮、乡人团聚、
持花灯为秧歌之戏，即古摊之
遗也”的记载，也说明这并非
德平人民的独创和首创。因
此，我更愿相信，德平“鞅歌”
是中华民族传统秧歌派生出
来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秧
歌品种。

明清两代为德平大鞅歌
发展成熟期，除了扭、唱之
外，又添加了打伞的、持花灯
的、演练阵式等内容，清末至

民国期间习武之风日盛，鞅
歌中又添加了前场 (即武
场)，达到了鼎盛。随着时代
的发展，德平大鞅歌逐渐发
展成为春节期间当地百姓的
娱乐活动。

德平“鞅歌”与其他地方
的秧歌相比既有共性，也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是鼓乐、歌
舞、杂技三者结合的典型，而
且每个村各有专长，可谓“术
业有专攻”，德平一带就流传
有“丁家村的鼓子、王连州的
伞，赫(hei)家的秧歌扭得欢”
的说法。

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
和时代的变迁，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依旧盛行的德平鞅歌
尽管已被列入“山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却并未随着时
代的进步而发展，反而呈现
出日渐衰落之势。原来每逢
春节，一进腊月村里就开始
演练大鞅歌。可现在，办鞅歌
的村庄已经寥寥无几，当地
外出务工经商的年轻人越来
越多，信奉“要走三六九”的
人们一般过了初六就开始陆
续返城。鞅歌队的规模明显
缩减，60人以上的队伍已踪
迹难觅，且办鞅歌的多以老
年人和留守妇女为主，年轻
人的面孔越来越少；鞅歌表
演日趋单调，地鞅歌的阵型
只是几个普通的套路，打伞
和跳鼓子也没有那么多讲
究，唱鞅歌调的越来越少，高
跷鞅歌已十分罕见。

真怀念以前村村都办鞅
歌、户户都有人参与鞅歌、男
女老少人人都看鞅歌的日子
啊。

1983年前后，歌舞团风行一时，
而观看歌舞团的演出，也成为小城
年轻人的一种生活风尚。

在我的印象中，先后在小城老
剧院演出过的歌舞团，有济南歌
舞团、徐州歌舞团、淮北歌舞团等
等，几乎每次都是一票难求，人满
为患。歌舞团演员时髦的衣着服
饰，以及他们跳的舞、唱的歌，更
成为引领小城时尚潮流的风向
标——— 淮北歌舞团来小城演出
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牛
仔裤，而彼时尚且默默无闻、后来
成为著名歌手的朱明君的一首

《什锦菜》，则让我真正感受到靡
靡之音的莫大魅力。

小城的老剧院应该是建国初
期的建筑，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
年代，不仅建筑本身已经显得破
败不堪，剧院的经营也早已陷入
岌岌可危的地步，可以说正是歌
舞团的莅临，救活了老剧院，并
让老剧院重新恢复了门庭若市
的盛况 。老 剧 院 的 外 观 老 旧 如
此，内部更是乏善可陈，且不说
室内空间逼仄、压抑，单是坑坑
洼洼的地面，也让进入其中的观
剧者大觉扫兴。不过，老剧院里
的坐具虽然是那种坐着拥挤的
老式连椅，却可以多塞几个人，
甚 合 我 们 这 些 人 多 票 少 者 之
意——— 因为我们早已和剧院的
检票人员打得火热，有少买票、
多进人的特权，而这种没有隔断
的老式连椅，则恰恰为我们当中
的无票者提供了方便。

那时我们观看歌舞表演，一般
都是托熟人买位置靠前的甲等票，
而且许多人霸占着一整条连椅，看
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大家一起鼓
掌，一起喝彩，一起吹口哨；看到自
己不爱看的节目，大家一起跺脚，
一起起哄，一起喝倒彩，有时甚至
还会往舞台上扔一些水果皮、饮料
盒之类的东西，引得满场观众为之
侧目。当时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流行
歌曲和迪斯科舞，淮北歌舞团的朱
明君演出时，我坐第三排，可以清
晰地看到她对台下观众抛媚眼的
神态，此情此景，过后许久，依然让
我为之心醉神迷。彼时迪斯科舞方
兴未艾，当最后一个压轴戏集体迪
斯科舞开跳时，全场观众为之沸
腾，比之当下最为癫狂的摇滚乐现
场也毫不逊色。

歌舞团的演出已经成为小城
青少年的一次集体狂欢，自不待
言，然而狂欢过头，就会乐极生悲。
有一次徐州歌舞团来小城演出，歇
场的时间，几个无所事事的男青年
喝了点酒，跑去歌舞团的驻地，对
女演员说些不三不四的俏皮话。男
演员出来阻止，双方言语不合，彼
此大打出手，结果几个男青年吃了
亏，被歌舞团的演员们狠揍一顿。
在家门口被人打了，几个熊孩子自
然咽不下这口气，大家各自呼朋唤
友，卷土重来，一时间老剧院外硝
烟乍起，风起云涌，小城里的各路
好汉啸聚老剧院，大有保家扬威的
气势。

于是，一场小打终于发展成为
一场两败俱伤的大打，歌舞团里有
多人被打伤住院，而小城好汉则为
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时逢
那年的第一次严打，本来众人多以
打架斗殴的小罪入监，在经过一番
处理之后即将放人，却最终被定为

“流氓团伙”。其中一位王姓长者以
“主谋”罪名被判刑十六年，起因不
过是打人者曾经在他家中“商量”
过事，其余各人则以打人的轻重，
分别被判十四年、十二年、十年、八
年，乃至一年、半年，不等。至此，喜
欢去老剧院出风头的我们大都作
鸟兽散，而歌舞团演出的盛况也一
去不复返。

小城歌舞团

□王淼

【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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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对于我珍藏着的
这张老照片上的8名同学来说，有着双重的纪念意义。
1954年7月，我们从济南育英中学初中毕业，放弃了继
续深造的机会，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报名参军，8月1日正
式入伍，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一员。

1956年11月，我们从沈阳高射炮兵学校毕业，我被
分配到福州军区31军93师独立高炮营一连任实习战炮
排长，驻守在厦门云顶岩高炮阵地。这一年我17岁，幸
运的是这支部队排以上干部绝大部分是山东胶东人，
我的连长宫华昇就是乳山人，解放济南以后渡过长江，
进军上海、福建落脚在厦门。更可喜的是我们的田师
长、张政委就是原济南英雄二团的团长、政委。全营的
老同志都叫我小济南，因为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孩子。
1958年9月9日，敌人炮击我连阵地，我用在炮校学习的
知识，帮助连长做出判断，避免了人员伤亡。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转业后成为一名基层干部，在做
劳动调配工作时，坚决按当时政策办事，拒请拒贿。我担
任生产领导小组组长时握有报销签字权，可我绝不敢乱
花一分钱，重大的报销签字必须请示党委。我的一位分管
业务的副组长就因经济犯罪被逮捕。由于部队的培养教
育，我敢于对坏人坏事作斗争，曾实名举报某领导干部以
权谋私的问题，还受到区纪委的表扬。

这张老照片是1956年炮校毕业时拍的（后排左二
为作者本人），大家既是育英校友，又是高炮学校战友，
感情自然更为深厚。部队转业后我们很少有机会再见
面，但他们的名字我还记得很牢：韩维芳、张全福、张成
恩、于庆源……真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与老校友老战
友们见上一面。

校友亦战友

【老照片】

□程庆河

暑假里，我去拜访一位
农村朋友。吃饭时，他端上一
盘小葱蘸酱，是从商店买的
甜面酱，吃起来总觉得不够
味，这不由让我想起了早年
母亲晒的伏酱。

小时候，一入伏，村里
家家户户都要晒伏酱。当时
物质条件贫乏，蔬菜常常接
不上季节，女人们就把晒酱
看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仿
佛只要有一缸酱在，心里就
有了底气，再苦再穷都能应
付过去。

做酱的工艺并不复杂。
母亲选用的是全麸面，她说
把麸皮也磨在里面，做出的
酱口感最好，营养更丰富。接
下来，加适量温水将面粉和
匀揉透，做成馒头蒸熟。晾凉
后，掰成大小一致的小块块，
摊在笸箩晾一下，然后装进
缸里，用棉被密封好。八九天
后馒头块就发酵了，长出浅
灰色的菌毛。

这时母亲会勤察看缸里
馒头块的发酵情况，说如果
发酵不好，做出的面酱味道
就会大打折扣。待缸里的馒
头块完全长毛了，手掰时会
拉出长长的黏丝。

入伏这天，母亲按一斤
干熟面块四两盐的比例，将
盐放进适量的开水溶化，等
盐水一凉，就将其倒入酱缸，
把已发酵的馒头块放进去，
让其在盐水中慢慢溶化。

为防止苍蝇、蚊虫、树
叶和尘土入侵，母亲在酱缸
口蒙上纱布，再将酱缸架
高，让太阳暴晒，发热后就
会发酵冒气泡。泡多了就用

木棍子搅动，这样气泡就会
消失。搅动时一定要搅到
底、反复搅匀。经过三四天
日晒，酱的颜色就会渐渐变
黄，再晒，渐次变深。

为防止酱变酸出现异
味，晒酱期间不能让酱缸进
雨水。只要不下雨，酱缸必
须在没有树荫的院子里日
晒夜露，才能做出上等的甜
面酱。若遇下雨天，母亲就
用盆将酱缸口盖好，雨停了
及时拿开。

晒酱是村里的群体活
动。那时节，家家户户屋顶上
大大小小的酱盆、罐、缸就成
了一道道缤纷风景。半月、二
十天后，酱便可食用了。此时
的酱呈栗红色，稀稠正好、细
腻油亮、鲜香扑鼻。尝一口，
那种咸中带甜、甜中带鲜、鲜
中带香、回味无穷的味道，令
人着迷。

村里流传一句俗语：
“饼子蘸酱，越吃越胖。”尤
其是大葱蘸酱，再卷入烙饼
中，咬一口，“一月不思肉
味”。有的小孩子不小心摔
倒，咧着嘴大哭，这时只要
有人把一块蘸了酱的饼子
塞其手中，他立即就会破涕
为笑，乐颠颠地自己站起
来，啊呜啊呜大快朵颐。看，
这就是伏酱的魅力！

如今，家乡很少有人晒
酱了，超市里各种酱琳琅满
目，要想吃，买上一瓶，方便
得很。但我总有一种失落感，
它少了农家伏酱那种醇香迷
人的味道，少了母亲的味道，
再也找不到儿时那种浓浓的
乡情乡韵了。

伏酱飘香
□冉庆亮

【饮馔琐忆】

A10 青未了·人文


	A10-PDF 版面

